
在20世纪后半叶的英美学界，分析美学具有显著的优势地位，但并没有形成一个

封闭的学派，而是保持了其广义性。广义的“分析美学”是诸多分析性方法在美学与

艺术问题中的应用集合，并形成了与具体艺术实践相伴随的行动性的理论话语。大多

相关文集也不会将“分析美学”用作专有名词，比如由皮特·拉马克与斯坦·奥古·

奥尔森选编的囊括了大部分该领域经典文章的文集，就在副标题中使用了“分析传统”

这样的表述①。可以看出，较之于“艺术定义”这类针对性质的分析，分析美学更注重

分析方法在具体艺术分析中的演进与理论话语的实验性应用。

由于这一时期反本质主义的思想氛围以及当代艺术市场的状况，“艺术定义”与

“艺术体制”一度成为分析美学的主要向度，并催生了对于分析美学的狭义理解，使之

成为某种专有学派概念，这反过来也唤起了将分析美学重新广义化的诉求。将“分析

美学”这一名词作为专门概念的典型例子来自舒斯特曼。在1989年选编的同名文集中，

他在《前言》中指出，鉴于分析美学在其兴发期主要存在于“分析学者”（analyst）对

美学问题的论述中，需要建立一个足够广义的流派范畴，把丹托、古德曼和沃尔海姆

摘要 通常认为，分析美学肇始于维特根斯坦后期论说集《哲学研究》的出版，以“艺术定义”为初

始问题，进而走向艺术体制论的空间性分析。事实上，在分析美学的起源中也存在一条基于时间性分析的

脉络，亨普尔对于普遍规律的解读是其重要先导。根据亨普尔模型，一种“制作”的时间观念不以造物为

目的，而是以普遍规律的具身性界面为指向，以此为人类经验提供以“解释”与“预测”为时间范畴的事

实性发生。这一模型成为丹托所提出的“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先导，也构成丹托、列文森、沃尔海姆及古

德曼等分析美学家隐含的共同思想基础。

林云柯

分析美学中的时间性问题
——一种基于亨普尔模型的艺术理解视角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青年项目“‘新维特

根斯坦学派’日常语言

分析美学研究”（批准

号：19CZW005）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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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写作也包含进来，虽然“与维茨、艾森伯格和西伯利相比，他们的理论由于太具革

新性和奇异性而很难成为典范”②。鉴于此处前一类学者以艺术定义的开放性立场而闻

名，舒斯特曼的这一对比暗示了分析美学重“艺术定义”、轻“艺术创制”的状况，并

且认为两者至少应当被重新平衡。

在对于分析美学的界定中，舒斯特曼对于分析美学“第二阶性”（second⁃order）的

揭示尤为关键，即它与艺术批评紧密相连。从它与分析哲学的关系来看，分析美学实

际上将后者所认为的“第一阶性”（first⁃order）的目标即“科学性”融入美学领域，并

成为艺术在“第二阶性”上的行动性协同话语③。也就是说，分析美学在问题意识和方

法论层面都不主要关心“艺术应该是什么”或者“艺术如何被评估”这样的问题，更

关注如何建立一套艺术语言，一种与艺术具体的及物创制行动相伴随的行动性理论话

语。本文试图从这一视角论述分析美学的另一条起源线索，即历史主义及其及物范畴

“时间性”，钩沉分析美学更早的起源性人物亨普尔及其认识论模型，由此具体解决舒

斯特曼所提出的分析美学再度广义化的疑难，揭示丹托、古德曼、沃尔海姆等理论家

背后共同的时间性分析传统。

一、分析美学的先导：分析的历史哲学

“时间性”的分析传统的奠基期可以追溯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早于维特根斯坦后

期思想的产生。此时分析传统最重要的旨趣之一是试图在自然科学与历史学中找到兼

容的解释框架。这一思潮始于亨普尔，至少持续到1960年左右，但却在维特根斯坦后

期思想风行之后被遮蔽了。丹托正是这一过程的亲历者，也是亨普尔思想的重要践行

者。由于研究界对丹托投身于分析美学之前的历史哲学思想鲜有关注，大多数相关研

究没有认识到其分析美学转向并非某种全新道路的开辟，而是基于对被遮蔽的亨普尔

传统的重提与刷新。我们将从丹托思想根源处的历史哲学与艺术实践返回这一传统。

在丹托为自己的个展撰写的《停止做艺术》一文中，提到了他于1961年写下第一

部书《分析的历史哲学》（该书后续补入新的章节，以“叙述与认识”为题出版），此

前他从事艺术创作。次年，丹托看到关于利希滕斯坦《吻》的报道，这件作品打破了

他过去所持有的有边界的“艺术”概念，促使他完全转向分析美学。但他并非完全放

弃了艺术，而是进入一种经验交融情景，发觉“我写的哲学有一些东西属于作为艺术

家的我”④。

介绍丹托的艺术创作，对理解这一转向是有帮助的。他本人创作的是将绘画转译

到木刻之中的艺术品，用廉价的纸板与木料做底板，用树枝和大刷子做工具，大量的

工序都花在处理基底材料上，不做彩绘。用丹托自己的话说：“通过毁掉绘画的方式来

持存绘画……我想要画作呈现于我的制作方式之中，而不是成为它自己的镜像。”在

此，丹托表露了他创作方法中的历史意识：

我极少画什么以其自身为目的的东西。我宁可开始试着涂抹和使用笔触法，

追随波洛克和德·库宁的精神，然后看看有什么能浮现出来。那就像是在找寻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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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讯息，看看有什么东西跑出来，

那可能是我的世界某一部分的图

像，一些我曾经知道或者读过并

为之感动过的东西。我在等待我

世界中的那些部分，我的孩子，

我爱的女人，一些动物，一些小

说 的 场 景 ， 诗 歌 ， 历 史 ， 报

纸——比如碧姬·芭铎自杀事件

对我的影响，她的美丽和危险让

我着迷。它们看上去如此现代，

这都是因为我依赖着的是现代的

美国艺术家。但它们看上去仍然

很抽象——黑金线条的彼此纠缠，

被沉重的刮痕禁锢。我走进我的

工作室，那通常是夜晚，我渴望

着看到有什么东西会迸发出来。⑤

这一创作方法直到今天仍然普遍存在

于当代艺术实践中。从一种分析性的

内在行动上看，这种创作方法作为一

种链接模型，同时葆有关于事件在两

个向度上的行动，即解释与预测。丹

托潜在地表达了历史与艺术统一于这

一分析性模型的看法。他认为，艺术

作品无论抽象与否，都是对以往经验的表述，而在当代艺术中，这种表述不以镜像式

模仿为标准。这种方法将工作量集中于“呈现基底”本身的制作，这个过程使用亚麻

籽油、福尔马林和模块切割刀等一系列科学材料，而作画本身与传统艺术相比则十分

潦草。但这种艺术恰恰是更为严格的，任何一个工序的失误都有可能造成基础性的紊

乱。它缺乏装饰性，无法通过附加的涂绘与调色弥补。一旦它呈现或者说确证了艺术

家过往的经验，这一凝聚了所有这些科学条件限定的基底就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呈现

规律”。在科学上说，它能够预测同一类将会被它所确证的经验，也就是说，它是“现

成的”。

“解释”与“预测”这一链接模型来自亨普尔20世纪40年代的名文《普遍规律在历

史中的作用》。如果不刻意无视丹托60年代事业转型期的各种互涉因素，上述对其创作

方法的解析就是有迹可循的。在《认识与叙述》的《序言》中，丹托提到了50年代后

的分析学界对亨普尔关注的滞后，他指出，直到1953年《哲学研究》出版，人们才开

始以此为背景重新讨论亨普尔十年前就提出的思想⑥。

亨普尔在该文中指出，对于一个事件的科学解释包含两个层面。首先，事件发生

丹 托 抬 手 的 骑 马 者

1961 木刻 62.2×50.8cm

丹托 伦勃朗和萨斯基亚

1961 木刻 59.1×68.6cm

分析美学中的时间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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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即被解释的事件的限定条件，往往表现为对过去诸要素的陈

述；其次，使解释能够成立的普遍规律。要解释一辆车的水箱经停一个寒夜而破裂，

我们需要尽可能地陈述这一夜的诸要素，包括水箱材质及其破裂时的压力数值、盖子

的拧紧程度、室外气温。但这些都无法构成真正的解释，我们必须陈述关于这些初始

要素的普遍规律，比如水在标准大气压下的冰点，随着温度的降低体积压力变大，达

到某一压力时会突破水箱材质的承压极限。亨普尔总结道：“归根到底，这组陈述必须

包括一种有关水压的变化是水的温度和体积的函数的数量规律。”⑦

这种后来被称为“演绎-定律论解释”的模型破除了一种决定论思维，比如“前因

后果”这个说法就没有明示对于普遍规律进行陈述的复杂性及其严格性。水箱破裂是

因为把车停在寒夜，这是一种伪解释，这种单一归因很容易被证伪。在对于历史事件

的解释中，这种伪解释含有阴谋论的色彩。比如工人起义是因为工资低下，这一解释

所陈述的普遍规律是将工人的诉求完全归结于经济利益。普遍规律并非在决定论层面

制约着对事件的解释，它也是一系列需要被经验确证的陈述集合。科学解释的普遍性

来自诸规律陈述所形成的函数式或矩阵，它同时向“解释”与“预测”两个时间向度

开放。在过去的时效上，“解释”尽可能地探求原初限定条件；在未来的时效上，普遍

规律基于“解释”所形成的科学性界面而具有预测性。“解释”与“预测”在亨普尔看

来发生于一个完整的结构中，这一结构的有效性并不受制于事件是否已经发生，而是

基于事件作为事态（世界中向事实演进的可能性）是否在这一时间性结构中获得了发

生依据。这一认识论结构被称为“亨普尔模型”。

亨普尔模型更重要的面向在于其消极的一面，它契合了艺术解释的模糊性。原初

条件实际上是很难被勘尽的，比如水箱材质局部质量不均，或者水中的混合物影响了

冰点。这一面在历史解释中会被进一步放大，对于发生在具体时空中的独特事件来说，

要依据普遍规律假设说明全部特征进而提出完全解释，是不可能的。“普遍规律”在科

学解释中指的是被解释现象的覆盖律（covering laws），即使最科学的解释也只能是更

全面的而非完全的。历史更是如此，但“两者都只有依靠普遍概念才能说明它们的课

题，历史学正如物理学和化学一样能够‘把握’它的研究对象的‘独特个性’”⑧。

在《认识与叙述》中，丹托延续了亨普尔的包容演绎模式。他指出，历史学的任

务是对整个过去的理想编年，而历史哲学则意图对全部历史进行把握，后者需要同时

具备“描述”与“解释”两个分离的理论阶段。“描述”是为已经发生的事件提供完形

的发生模式，比如认为任何阶级在自身的存在条件中都会生产其对立阶级，历史即阶

级斗争的历史。“解释”则是按照不同条件解释这种因果性，比如对各个时代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的分析。由此形成的历史哲学大概率会导向历史终结论，因为这里被包容地

演绎的普遍历史规律是矛盾随着社会生产条件的变化而走向消失。由此，这种历史哲

学的理论性就在于它获得了它所希求的“全部历史”。丹托称这种认识模式为“实质的

历史哲学”⑨。而在亨普尔模型中，普遍规律与原初事态在经验确证中共同扩展认识的

外延。较之于科学，在历史解释中对原初事态的全面把握更为困难，但亨普尔并没有

因此就要求放弃这种把握。“实质的历史哲学”则据此倾向于弱化甚至忽视历史学关于

“过去”的素材搜集，而直接进入了理论之间而非事实之间的包容性演绎，它所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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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是一种理论的普遍规律。

由此，丹托批判了当时分析哲学中以刘易斯为代表的“不存在关乎过去的叙述”

的看法，这种看法认为过去只有在向未来的扩展或收束中才能被认识，从而隐含了

“过去不可知论”的立场⑩。同样，他也批判以艾耶尔为代表的将陈述的真值与时态即

陈述者在时间中的位置剥离的看法，后者认为，用不同的时态陈述同一个事实，其真

假不受时态的影响。在丹托看来，这些看法都是由于过去之不可经验以及“整个过去”

的不可获得而完全将“解释”归于现在和未来的可经验性�ஏங。这种历史哲学看似局部地

符合亨普尔模型，但实际上却使得“解释”完全从属于“预测”的需求。

“实质的历史哲学”对于全部历史的把握，将自己置于“过去的未来”，并一跃回

到后续事件发生之前来讲述故事，以此赋予前序事件以历史价值。相对而言，丹托支

持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则试图维持“解释”与“预测”的互涉性平衡。亨普尔模型

要说明的是，真正的普遍性在于我们是时间之中的解释者与预测者，这意味着我们的

预测牵涉着我们的已知，反过来我们对已知的“解释”也关涉着对未来的“预测”。但

这并不表示两者之间有决定性关系，而是说我们的“解释”或者“预测”活动都在潜

在地提出一个普遍规律的函数式，它是诸描述的织物，而非被简单地打造成某种统一

的解释理论。对于过去的新发现会造成普遍规律的动摇甚至崩溃，而新发现对于据此

展开包容演绎的某一个时间的解释者来说也是一个当下的新的原初条件，它仍然是对

整个过去的指涉。

丹托以克己的角度继承了这一立场，他认为“我们对过去的认识受制于我们对未

来无知的重要限制”�ஏச。这反映于丹托的艺术实践，即通过创作织物式的底板等待过去

浮现出它的意义，而关于未来的艺术品会是什么样子，此类当代艺术家则完全恪守当

下的无知。同样，“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原则反映于他的分析美学。他强烈反对迪基对

于“艺术世界”的体制论解读，即将之视为由艺术评论、评论家群体与艺术品所产生

的语境建构。从“实质的历史哲学”批判可知，迪基的这种看法实际上带着对艺术品

而言在未来形成的体制运作规律，转身返回到艺术品的产生与认同之前，以此对艺术

的全部历史进行论说，这是“终结论”在艺术上的弱化表现。

在《艺术世界》中，丹托描述了一种“风格矩阵”。其中，一种自在的艺术风格总

是在其对立面被发现之后与后者一并呈现出来。这一情况不断发生，导致了“艺术”

概念的扩张�ஏ。在对于某种已有但未被发觉的风格的指认中，新风格才形成了“艺术世

界”的一部分。依据亨普尔模型，“艺术”概念存在，但在朝向具体艺术品时它总是一

种覆盖律的真理。严格的逻辑实证主义因此而否认美学与艺术的意义，反本质主义者

完全撤销了它的价值，而“分析的历史哲学”则保留了它。

二、“实质的历史哲学”悖论：时光机与“非相继时间”

假如以“分析的历史哲学”作为分析美学的先导，我们可以看出“艺术定义”与

“艺术体制”的问题范畴何以简化了分析性美学思想应有的复杂性，同时也丢失了严格

性。作为一种关于艺术（定义）史的“解释理论”，它无法避免“实质的历史哲学”的

分析美学中的时间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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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如果它是无关历史的，则它就是一种社会状况调查和描述，更趋近于社会经济

范畴。此种问题意识实际上来源于分析性思维中对归纳逻辑的简单批判，但分析美学

的建设性一面要求在艺术中为演绎与归纳的关系提供合理的运用和解释。丹托表明这

一问题可以进一步落实为：艺术是如何呈现认识主体在时间中的位置及其所受到的限

制的？更确切地说，人如何看待艺术的功能，一个重要的方面就表现为人在时间中能

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因此，“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及物范畴就是“分析的时间哲学”。

此处我们也将及物地谈论这一问题。

我们把这个问题落实到一个具有当代艺术气质的器物上：时光机。自威尔斯的

《时间机器》发表以来，时间旅行成为20世纪初最热门的科学文化议题之一。《时间机

器》讲述了一个发明了时光机的时间旅行者穿越到遥远的未来，并将自己的见闻带回

现代，那是一个隐喻了阶级分化恐怖图景的未来世界。以今天的视角来说，威尔斯的

作品可能称不上科幻，因为他避开了可能产生的悖论，仅仅保留了一个在时间中去而

复返的设定，只是一部朴素的反乌托邦作品�ஏஜ。之所以《时间机器》中没有悖论，是因

为旅行者在相当遥远的未来与现在之间往返，那个未来里的一切在现在都不存在。

但这篇小说仍然体现了“实质的历史哲学”最典型的时间性欲望，即作为一个

“过去的未来”者回到“过去的过去”做出预言，它提供了一个从资本主义产生的时刻

以后的全部历史。虽然有些人认为，来自未来的信息被现在的人所知是具有重大意义

的，比如说下周大乐透的中奖号码，但这个信息不可能被从世界线中剥离出来。如果

它要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我们就必须预设历史终结于公布中奖号码的那一刻，否则

我们就无法回到过去通过这一行为做出预言。丹托所批判的“实质的历史哲学家”就

是如此。他们实际所设想的是在全部历史的终点与起点之间自由往返，而并不真实地

生活在时间之中。正如艾耶尔的观点所示，时态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重要。无论是从未

来回到现在还是从现在回到过去，它们都是一种关于回到过去改变现实的欲望。后者

表现得更为直接，即我们的当下被作为过去在此刻的终点。

很多符合“实质的历史哲学家”面貌的学者都不同程度地探索过时间旅行的可能

性，刘易斯就是其中的代表。为了使之可能，他通过区分个人时间和外部时间划定了

一个类似于空间的“永恒时间体”�ஏ。刘易斯显然意识到了其中的困难。假如存在“永

恒时间体”，而我们在其中如空间移动一样做时间旅行，诚然，朝向未来的旅行可以是

一个箭头，但返回过去则需要走一个向上的Z字，以便规避“双重占据悖论”（double⁃

occupancy paradox）。这个悖论是：当威

尔斯的时光机向过去做逆向时间旅行

时，它如何能不撞上之前的自己？刘易

斯必须设想一种空间中的偏移来避免撞

击。但实际存在的时光机不是一个欧几

里得式的没有面积的点，它有一定的体

积，在向后的运行中总会有一片时空重

合的阴影�ஏஞ。

这里我们遭遇了时间旅行问题的实刘易斯的时空旅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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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实质的历史哲学家”能不能回到过去？这里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时间究竟是相

继的还是非相继的？在刘易斯的“永恒时间体”方案中，时间类似于空间的相继性造

成了“双重占据悖论”，只能通过将时光机进行欧几里得点化才能避免，而这已经是可

能世界的逻辑范畴了。根据科赫的解读，作为前概念的杂多性原则的欧式几何空间这

一中性状态，或者说非现实临界状态，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具有不可逾越的初始有效

性，只有当其中性状态被实在填充造成空间扭曲，我们才能获得可能世界�ஏட。换句话

说，这种规避方式只是正常履行了一个虚构世界的思维过程，与实际要谈论的时间旅

行问题已经无关了。因此，作为空间性相继时间的“时间永恒体”只是提供了一个想

象的中性空间罢了。

解决方案就只剩下时空跳跃这一种可能：时光机原地消失，并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点。我们在哆啦A梦的抽屉时光机里看到了这种形象。它实际上只是空间移动任意门的

时间化版本。这一版本蕴含了一种空间思维制约下的非相继时间观，时间性呈现为过

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间点，而非彼此互涉的三域，而后者才形成真正时间性的非相

继时间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了这一“三域说”，并称之为时间性的

“绽出”，它依托于先验性的当下作为无所不包的整体性时间这一看法。这一对于此在

的分析性解释，可以被理解为亨普尔式的包容演绎，即眼下提出普遍规律的我（可以

理解为当下认识者的存在状态）处于“解释”与“预测”的互涉结构中。因此，过去

与未来并不以点状的现在为区分点，三者处于同一个整体即亨普尔模型之中。

在时间性自身之中展开的非相继时间，类似于丹托所说的“整个过去”，对于达到

这一认识理想状态的欲求，是当下的我们在朝向未来时的一种实践态度。非相继时间

的观念使我能持存整个过去。反之，刘易斯式的时间旅行者则会遭遇如下悖论，他跳

跃到过去，却没有那个可供降落的确切的起点，但“实质的历史主义”的行动观念却

强烈地依赖于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实质的历史哲学悖论”：将时间理解为时间点，与

它所需要的非相继时间这一条件的存在论情况相矛盾，而与之相适配的空间性相继性

时间则会把该问题弱化为可能世界问题。但即便接受这种含混，在任何可能世界里，

关于时间旅行的这一悖论都依旧存在。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实质的历史哲学家”并不

想亲身参与历史实践，正如刘易斯为了规避双重占据问题而提出的空间位移所示，他

默认了一种对于真实发生的过去的偏移旁观位置。

因此，“过去完结”与“回到过去”的悖论无法蕴含“重构历史”，以整体性时间

提出、检验并改善我们的“解释”才

能蕴含它。本雅明与霍克海默曾就

“历史是否完结”在通信中展开辩论，

后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必然意味着历

史已完结的立场。过去的非正义与死

亡无法被修复，当下的幸福也不受其

左右，“好与坏并不以同样的方式与时

间相关联”。支持“历史尚未完结”的

本雅明则认为，“甚至任何时代所做的 格雷的“双重占据问题”

分析美学中的时间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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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哪怕一部分都不被认为是可以轻易落入某人掌心的物品”�ஏ。可见，本雅明明确

持历史作为非连续体的看法，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的重建不是在思想中重复对胜利者

的描述，而是催生了一种“运动的冻结”或者说“冻结的运动”，而非“运动的终结”。

它形同于丹托作品中的织物底板，是艺术“运动的现成”。正如本雅明所说：“历史的

任务不仅只是使被压迫者能够得到传统，还要使他们能够创造传统。”�ஏ

因此，相比霍克海默而言，本雅明并非“实质的历史哲学家”，虽然具有神学背

景。根据克里奇利的阐释，“神圣暴力的非暴力性”恰恰在于上帝以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的面貌出现�ஐ。它使法律、国家和政治之中永远存在一个无法被充实的非暴力空间。上

帝之名不提供线性演绎的历史起点和终点，而是直接提供一个非线性的时空域。因此，

本雅明的“末世论”学说并不真的指向末世。在受到集权威胁的时刻，人们斗争不是

为了终结性，而是为了可能性。因此在形容弥赛亚时间的时候，他使用了“每一个”

和“可能”这样的词汇。灵晕的消逝因此描绘的是一种“实质的艺术史哲学”的消逝，

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是生存在历史之中的自认无知的艺术。

这一历史哲学立场直接体现在丹托这样的当代艺术家的创作方法里。事实上，很

多当代艺术家需要在一段时间之后才能理解自己作品中的意义。正如丹托所说：“艺术

家们不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为艺术史提供素材，尽管事实上艺术家所做的事恰好是艺

术史家的素材。”�ஐங这句话也出现在他的“分析的历史哲学”的篇章中。有趣的是，在

关于时间旅行最著名的小说之一《时间旅行者的妻子》的同名影片中，这位妻子与各

个年龄段随机穿越到她当下时间线中的爱人相遇，而她是一位和丹托制作同一类型作

品的当代艺术家。

三、时间性的分析美学的艺术解释

“分析的历史哲学”向分析美学的转化，生成了新的对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的界分

性描述。时下分析美学将传统艺术视为再现的，而当代艺术则是表现的，这似乎是一

种属性上的新区分。但从时间性的角度看，再现与表现都需要关联时态才能完成界分。

即使在同一流派内部，两者也是作为关于该流派的整体解释，随着不同时间出现的作

品而发生移动的。巴比松画派摆脱了当时法国绘画的历史主题束缚，走向了对风景的

表现，在这个意义上，它被公认为印象派的先导。随着莫奈的《日出·印象》于1872

年问世，马奈约十年前的《草地上的午餐》就显得不那么印象派（比如有清晰可见的

轮廓线），而更趋近于再现，雷诺阿的《红磨坊的舞会》则因为出现于莫奈的代表作之

后且仍具有较为清晰的人物轮廓而地位低于莫奈。在国内大部分莫奈或印象派的主题

展中，雷诺阿的作品往往被附带展出，但在收集了巴比松画派的米勒和亨利·卢梭作

品的“自然”主题群展中，雷诺阿处于比较突出的位置（以2013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的

“道法自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精品展”群展为例） �ஐச。

“表现”并不意味着艺术品是无基础的，这是某种对于日常语言哲学泛化的反基础

主义的误解。“表现”意味着某些关于艺术创作的新的普遍规律正在被揭示，或者说它

一定程度上从素材中抽离出来，使得材料或媒介一定程度上被直观到。这种媒介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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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种“解释-预测”链接模型。它不是否定已有的再现，而是做解释，并同时将这

种解释表现给可能的未来艺术。因此，这一模型本身发挥了基础性功能。从这个角度

说，格林伯格要求艺术通过媒介直观审视自己的本质不应该被简单地解释为“向媒介/

平面还原”。假如他的看法是正确的，他要表达的意思是，艺术总是在自我解释中进行

自我预测。

于是，关注分析美学之时间性的学者会触及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是时态问题。这

一问题的主要揭示者是列文森。他准确地看到了不能脱离“某时”和“在此之前”等

时间限定条件来看待艺术定义问题。一个对象是不是艺术品，不取决于其与艺术惯例

的关联，而取决于先前的艺术品被作为艺术品的方式。尽管有些批评认为列文森是在

其“定义程序”中自行区分了“艺术品”与“艺术品的外延”，以此先在地区分了艺术的

名与实�ஐ。但以亨普尔模型来看，这本就是时间性的“解释”活动连通“预测”的整体

性拓展。艺术普遍规律的模型会让我们不断地从“艺术品”拓展到“艺术品的外延”，

并继续将外延扩大，只不过这一点确实需要在当代艺术的技艺中才能被直观地揭示。

其二是对于已有艺术品的指涉问题。这一问题的主要揭示者是沃尔海姆。在著名

的《艺术及其对象》中，沃尔海姆提出了对艺术品进行“物理对象假设”的看法。他

指出，对于艺术品的表述大多倾向于“再现属性”（representational properties），比如，

大理石雕塑作为艺术品，大理石材料本身并不受到特征化视角的关注，这些未提及的

属性被称为“表现属性”（expressive properties），也就是艺术品作为物理对象的一面。

沃尔海姆认为这两个层面是不能全然分离的，由此提出了“再现性观看”（representa⁃

tional seeing），并进一步将其等同于“看似”（seeing⁃as）。“再现属性”（在叙述中界定

出意义）需要以“表现属性”（在相似、区分与指涉中为再现属性提供解释的可能）为

潜在的保障�ஐஜ。沃尔海姆明确地保留了对于艺术品“整个过去”的意向，而非仅仅以某

种描述性理论为出发点。他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列文森。

“时间性”的分析美学坚持这样一个理念，即“回到过去”不意味着改变历史进而

改变世界，但重构历史进而创制性地塑造未来则是“当下”艺术的题中之义。从这个

角度说，当代艺术也就是当下的艺术，这也是“时间性”分析美学家古德曼所要解释

的事情。

由于对“时间性”分析美学传统的忽视，时下相关研究中对于古德曼思想的理解，

尤其是关于他未完全解释的“何时是艺术”思想，尚有不准确之处。理解古德曼的分

析性思想必须基于当时分析哲学界的一个重要思潮，即对于个体的强调。古德曼的年

代盛行着一种对于康德哲学的分析性批判，以斯特劳森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我们

可以在时空坐标中定位个体的位置，而对于这一个体的认识也是被其周边状况所刻画

的�ஐ。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下，在1956年回应性、宣言性的文章《个体世界》中，古德曼

重申了自己的唯名论原则。这种原则拒绝把诸事物建立成一个类，而是严格地将事物

看作个体在某一链上的聚合。唯名论不做内容上的区分，把每个个体都看作特殊的。

“分析性建构”在古德曼思想中也不以分解出“共同实体”为原则，只有严格遵从了同

样的程序而被分析出来的实体才是同一实体�ஐஞ。这里所需要的并非去解释什么是“个体

性”，而是要解释什么样的描述能够将世界描述为是由个体构成的。

分析美学中的时间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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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艺术对于古德曼来说是一个指涉个体的包容性演绎框架，所谓“世界建构”

（Worldmaking），就是在这种指涉的包容性演绎中验证艺术之普遍规律的行动，它仍然

是对亨普尔模型的继承。关于这一点，一个证据就是古德曼对于“反事实条件句”的

专门性讨论。“如果火柴被摩擦了，它会燃烧”，这句话表示了一种自然规律的示例。

但这句话的“前件”并非一个实际上发生的事实，因此不具备“双值”性（或真或

假），也有可能并不会引起“后件”的发生（比如即使摩擦了火柴也不会燃烧），因此

似乎无法说明任何可预测的规律�ஐட。在古德曼看来，“反事实条件句”之所以虽然具有

这样的逻辑疑难，却仍然是科学性语言中重要的语言形式，是因为它并不是以纯粹的

逻辑必然性而被理解的。当我们表述某种规律的一个理所当然的示例时，我们实际上

是在承诺所要求的相关条件的语句为真。“前件”暗指了与这些条件的“合取”，形成

了“后件”为真的基础，比如“火柴被摩擦了，火柴足够干燥，氧气足够”等等推出

了“后件”。也就是说，科学话语将个体示例视为对世界中诸条件的刻画�ஐ。“非相继性

时间”使得经验验证总是具有“真值间隙”的（即原初条件无法被勘尽），而相对应的

在世界中就是具有“实在间隙”，但这并非障碍，而是促成了科学认识之科学性进程。

这些表述几乎是对亨普尔普遍规律作为条件织物的再表述。

古德曼对于“反事实条件句”的观点是理解他“艺术语言”的基础，这一点往往

被忽视了。艺术的话语要想彻底摆脱模仿论、相似性与逼真性的评价标准，就必须将

其视为对世界中诸条件的刻画。再现和描述都是一种组织行为，当一个标记指向对象

的时候，它同时也和其他标记组织在一起形成标准。这一标准可能具有相当迅速的变

更性。古德曼认为，在归纳中，有些知识会被削足适履地归入已知的类，因此归纳法

的意义并不在于获得我们本不可获知的知识，而是用来解释什么知识是我们实际上并

不具有的�ஐ，这也就是丹托所说的人类的认识可能需要主动受让于无知的牵制。当一个

论证符合当下所适配的演绎推理规则时，我们就认为这个论证得到了辩护，我们也同

时保留了这个论证和演绎规则，否则就需要调整规则甚至将其抛弃�。演绎与归纳的先

行后续并非认识中的真实状况，两者始终处在互动调节中，并进入一种循环论证。但

古德曼认为这种循环论证是有价值且必要的，直到在彼此达成的协议中得出一个唯一

的辩护�ங。因此，“何时是艺术”对立于一种“什么对象是（永远）的艺术品”的提问，

它要求我们将艺术设想为在某一时刻发挥了世界建构功能的示例。关于艺术究竟如何

定义，这一点应当是动态的，也就是说取决于一个对象在何时履行了作为艺术品的功

能，从而被识别为参与了世界建构的艺术品�ச。

以“分析的历史哲学”视角切入，能够更清晰地解读古德曼。他要说明的是，艺

术永远都是当下的。同时，时间性的分析美学制造了一个潜在的障碍：它显然更多地

指向艺术创作而非艺术欣赏，始终在讲述一种织物的制作。这才是它与“艺术体制论”

视角的关键分歧。大部分学院研究者也只是欣赏者，他们参与机构间的合作，而较少介

入艺术创作或步入作坊一般的工作室。从非相继性时间的论述中我们也能看出，这种

制作经验非但不是独异性的，反而是与我们主体的生存论经验同构的。从这个角度说，

确实可以说“人人都是（当下的）艺术家”，但在“实质的历史哲学”中我们则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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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艺术的事实性与当下性本源：现成品与罐头

时间性的分析美学可以对时下已经被过度讨论的现成品艺术提供一个更为清晰的

解读，它们并非主要是对空间性体制的利用或反讽，而是与所处历史时期的时间观紧

密相关。这一视角近年来主要由“档案艺术”这一新的艺术形式所揭示。哈尔·福斯

特在2004年《档案冲动》（The Archival Impulse）一文中指出，该类艺术可以被简略地

理解为“寻求对历史信息（往往是遗失的或者被替代的）进行物理上的呈现”，并且区

别于一般后现代艺术的特征，着力于一种“去层次化”（nonhierarchical）的空间运用�。

这个定义中几乎保留了“分析的历史哲学”的所有关键要素，对历史信息的物理呈现

契合了沃尔海姆的物理对象假设，而“去层次化”即一种无遮挡，它给出了丹托关于

整个过去的理想性条件。档案的特性就此被明确表述为：“现成（found）而非建构，

事实（factual）而非虚构，公共而非私人。”�ஜ

档案艺术这一类型揭示了现成品自身的“演绎媒介”是如何被直观的，这就是现

成品艺术的奥秘所在。正如丹托对自己创作方式的表述所示，“现成”的意思是一个我

们在当下的“解释”中获得的普遍规律织物，它保留了指涉整个过去的意图（对于

“小便池”来说也许是整个资本主义的工业发展史及其日常“倾销史”），并将自己制

作为一个当下朝向未来的预测性敞开界面。它能否在未来作为艺术品成为一种关于全

部历史的理论，比如一种历史讽刺性的死隐喻？对此，当下的现成品不发一言。正如

杜尚在小便池上写下无意义的签名，在档案流程中签名意味着封存和缄默。签名于是

意谓了作品“自传体”的面向，是一种内部的时间性循环结构，这一结构伴随着档案

同时被展现，并因档案获得了它的事实性。

对艺术之事实性的理解是分析美学中的一个盲区，造成这一盲视的直接原因是分

析美学忽略了维特根斯坦前期思想，错失其中的时间性维度。在《逻辑哲学论》开篇，

维特根斯坦在明确了世界作为事实的总和而非“事物”（das Ding）的总和之后，就以

时间性为这一论断奠基，“因为事实的总和既决定一切所发生的事物，又决定一切未发

生的事物”，并且也由此确立了其前期思想的始基：世界即逻辑空间中的事实�。假如

将这一立场纳入分析美学之时间性的连贯思想史脉络，那么前期维特根斯坦在此就预

先为亨普尔模型提供了宏观尺度上的说明。世界作为普遍规律的织物而成为人们的

“生活世界”，它的科学性维度即时间中的“解释”与“预测”行为。艺术的事实性通

过具身地激活它所身处的逻辑空间而成为世界本身的科学性样本。

从这个视角来看，艺术家并不造物，因此也不生产被经济、政治、档案等空间性

体制所赋值之物。艺术家使艺术作为事实发生。当丹托使用“艺术世界”时，这一概

念并未脱离“艺术事实”这一等价表述。艺术尤其是当代艺术之难点，即它是一种被

制作的“正在发生”，而现成品艺术则重新发现了这条时间性脉络。并不是随便什么产

品都能成为现成品艺术（“艺术体制”与“艺术定义”的问题视角都隐含了这一相对

主义立场），它们必须是“正在发生”并尚未沦为时代遗物的事实性器物。一个显而易

见的事实是，并不是所有出现在博物馆里的展品都能够毫无异议地出现在艺术馆中，

分析美学中的时间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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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前者持存“某个过去”，而后者则持存“整个过去”，并同时演绎了我们对未来的

某些预测。这也就是为什么较之于已完成的“旧物”感，现成品艺术更容易带来一种

“近未来”的观感，尽管它并没有被任何科幻元素所增补。

因此，在已有的对于现成品艺术的阐释中最被忽视的“时间性”面向，就是所有

的现成品都是人工制成的耐用品，它们的存在本身与人在时间中的存在相伴随。从这

个角度说，现成品艺术需要严格区分于极简主义艺术，后者关注空间性的剧场展开，

而非时间性的普遍规律建构。

这种艺术观念下最典型的现代器物就是罐头，它是当下整体性时间的最佳物质性

体现。罐头是对原材料的直接贮存，与易腐食材不同，对它的购买和囤积完全不依赖

于对饮食生活的“实质的历史哲学”构想。对于易腐食材的依赖意味着作为“家政历

史哲学家”的家庭主妇总是要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几顿之后的备餐，在“做了这顿想下

顿”的永劫性的抱怨中形成了一种先在于家人饮食需要的、在“饭点”上周而复始的

“实质的家政历史哲学”。这种“家政历史哲学”反过来也对家庭成员造成了束缚，所

有关于营养学的解释说辞都服务于关于烹调预测的合理化诉求。与此相对，作为现成

品的罐头不仅仅在其最盛行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改变了美国人的饮食结构，改变了关

于饮食的“日常历史哲学”，它们是随时可供采用的“整个过去”的原材料。在任何被

“实质的家政历史哲学”合理化的菜谱上都不曾看到的组合，那些“不可连接之物”，

吞拿鱼、鹰嘴豆以及奶油通心粉能够即刻地自动连接起来，提供一个可预测而又不僵

死的生存性未来。

罐头将原材料持存为食物的“整个过去”，它将被长期地、如其包装上的档案所示

地保留为过去的食材，在“普遍饮食”的给出中随时出场，并成为“未来饮食”的保

障性条件，是一种关于“基本保障”与“食欲享受”的循环论证装置。因此，罐头类

食品既“负面”地指向一种上限（饕餮），又“正面”地指向一种基本饮食的下限保

障，它是普通人的“时间装置”。因此在沃霍尔那些最著名的作品中，往往被忽略的

是，无论罐头还是盒子，甚至那些同一画面存储了不同配色的波普艺术品，“容器”是

它们隐秘的共同点。

蒂埃利·德·迪弗曾讲述这一阐释范畴翻转的历史。从康定斯基到杜尚，现代画

家艺术冲动的原初场景几乎都来自现成品，比如灌装染料�ஞ。从这一层面说，“创作”

在当代意味着对原初材料的选择，是有待被持续整合与编辑的事实性存在。若现实世

界是现成材料的集合，那么

现成品的观念就意味着没有

任何艺术规律或概念是一次

性的成形或表达，艺术意味

着持续解析的可能。

在时下对分析美学的讨

论中，关于“艺术本源”的

批判被视为一个永不会错的

起点或目标，这是由于大多
安迪·沃霍尔 32幅金宝汤
罐头 1962 丝网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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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研究者会看到“本源”的不可追溯性，但这本就是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但正如从亨

普尔到古德曼的“时间性”分析者们所示，提出这一质疑的人自身仍然陷在归纳与演

绎的二分法里，他们仍然属于“实质性的艺术历史哲学家”，而20世纪的科学性与时间

性的分析美学早已跳脱出来。当代艺术表征了一种事实存在的原初经验类型，我们的

起点就是“现成”的，是从织物中被滤出的，这才是日常语言哲学与其影响下的分析

美学的建构性一面。它在提醒我们日常理性“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同时，也会以点带

面地激活自发性的分析行动，同时这种分析性行动自身又是不可完结的。

从海德格尔、本雅明到丹托，他们的看法在“分析性的历史哲学”视野下都可以

归结为这样一个论断：艺术的本源只有于当下且只在当下才能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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